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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中的群体动力:
一项基于趣缘社群的实证研究

常立瑛

摘要:趣缘社群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 通过对利川灯歌演唱团的田野调查,可探讨

趣缘社群的文化传承及其群体动力机制。 社群的维系与发展来自文化认同、个体需求和主

流话语的共同推动。 灯歌团结构松散,但成员关系较为亲密,中国式人情因素和领导者个

人魅力构成社群的两个重要内聚力。 在社群共同目标的驱动下,成员们搜集、学习、表演利

川本地民歌,在集体创编中对其进行传唱与创新,促进利川本地民歌的活态化传承。 趣缘

社群的群体动力主要存在于三个相互影响的层次:个体认知层面的意义建构、成员互动形

成的社群结构、体现平台价值的社群实践及其目标。 社群成员的文化认同贯穿于群体动力

场,将个体意义、社群发展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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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及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在人口流动、工业化、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

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传统文化难以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存在难以延续的风险。 在当代语境中,以兴

趣结缘的社群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理解“趣缘社群” (也称旨趣社群)的实践及其群体动

力机制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通常表现为一种群体实践。 钟敬文认为:“大部分传统文化是群体性的文化活动,它一

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和心理,经由一代又一代集体心理、语言和行为传承下来。” [1]11-12

口头传说、传统民俗节日、人生礼仪、庙会文化、民间工艺等大部分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都以群体为

单位。[2] 在具有离散性特征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传统文化这一纽带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以趣结缘

的趣缘社群,即出于共同的旨趣、自愿加入的社团[3]471 。
目前,趣缘社群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关注趣缘社群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中发

挥的作用,比如有研究将地方参与者和外地消费者视为利益社群,其社群实践使传统文化获得商业

开发[4]118-216 ;也有研究把传统文化作为社群共创的文化资源,趣缘社群使传统文化融入当下生活[5] 。
第二类通过田野调查探讨传承群体具体的文化实践,比如有研究对湘西非遗土家年、吊脚楼、钢火烧

龙等传承群体的内部结构与分工进行分析[6] ;还有研究通过对非遗传承制度和群体参与的特点进行

讨论[7] 。 第三类对现代都市空间中的文化传承现象进行研究,如壮族山歌走进城市成为一种独有的

生活方式[8] ;在城市里通过手机媒介进行网络对歌,趣缘社群唤醒集体记忆和归属感[9] 。 人们围绕

传统文化进行实践,产生文化认同和社会效益。 总体来看,趣缘社群是推动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和



实践平台,但是这三类研究鲜有关注“群体力量”在文化传承中的实践逻辑和动力机制。
趣缘社群具有群体动力特征。 1939 年,Lewin 在《社会空间实验》一文中首次提出“群体动力学”

(Group
 

Dynamics) [10] ,借助物理学中“力”的概念探讨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群体成员间的依存关

系等群体心理现象[11]104 。 群体动力学的理论基础是“场论” ( Field
 

Theory) ,认为任何一种行为都产

生于各种相互依存的事实整体,具有一种动力场的特征。[12]25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结构与运

行、群体生态、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其主要观点是:群体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共同构成群

体生活的力量( forces) [13] ;群体的动力特性更多地取决于群体的结构特性[14] ;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和权力关系产生群体内部的张力结构,领导角色的特点影响团体的运行方式[15]79 。 梅松纳夫认为外

在的社会环境(如政策、经济因素等)对群体形成结构性压力,而吸引成员留在社群的力量主要来自

社群内部,包括社群共同目标、集体活动、情感因素、领导个人魅力和人际关系等。[16]22-25 群体动力学

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团队管理和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中,比如教育改革、企业效能提升和知识学习等。
在文化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都具有群体动力学的理论背景,他们关注社群中的个体成长、文化

实践与社会互动。 Fine 认为小群体是连接个体和社会的“中间层” ,社群结构、互动方式、社群内部文

化三者相互促进。[17]2 温格等认为趣缘社群能够深化某一领域的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是一个将个体

知识融汇成集体智慧的地方。[18]3 Argote 等认为交互记忆系统、社会认同、情感、社交网络是社群学习

效能的主要影响因素。[19] 总的来看,社群是一个身份建构、意义共享和学习知识或技能的平台。 本

研究尝试采用群体动力学的理论视角,以利川灯歌演唱团为典型个案,通过对该趣缘社群的田野调

查来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趣缘社群如何进行社群实践和文化传承,二是趣缘社群在文化传承中具有

怎样的群体动力机制。

二、研究个案和方法

利川灯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编号:Ⅱ-142) [20] ,产生于清初,具有三百多年历史,是
当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演形式[21]19 。 利川灯歌中的民歌部分被称为“灯

调” ,在利川本地居民的日常表达习惯中,灯歌与灯调两者经常互通①。 在本研究中,利川灯歌指“灯

调” ,即民歌部分。 利川灯歌演唱团(简称“灯歌团” ) 成立于 2008 年,汇聚一群热爱利川灯歌的成

员。 截至 2025 年 10 月,灯歌团成员的数量保持在 40 人左右,积极参与活动者 20 人左右。 利川灯歌

演唱团在利川本地公共文化生活中表现活跃,传承和创新本地民歌的内容与形式,使传统民歌更好

地融入利川人的当下生活。 2014 年,利川灯歌演唱团在利川市文旅局完成民间社团注册,2023 年被

利川市文旅局授予“利川山民歌传承基地”称号。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具体研究方法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深描。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10 月,本研究对利川灯歌演唱团进行实地调查,观察灯歌团的线上线下日常

互动、20 余次例行学习活动、6 场大型演出和 10 余场各类小型演出,对利川灯歌演唱团主要成员、政
府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和本地市民进行深度访谈,主要受访人信息见表 1,每次访谈时间在半小时至一

小时之间,还根据研究需要对受访人进行多次访谈。 深描方法关注个体和社群利用文化符号去形

塑、沟通、分享、灌输、转变和复制意义的方式与过程。[22]210-211 简言之,深描就是对社会行为背后的

“主观意义”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 本研究将灯歌团成员的口述内容和社群实践作为意义建构的“文

本” ,对其背后的“主观意义”进行分析,以期理解社群成员针对自身行为和社群实践的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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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匡民教授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 (1982)中,将利川灯歌中的民歌部分称为灯调,意思为配合固定的灯歌表演唱出
来的歌曲,因此称为灯调。 现在许多人习惯将灯调称为灯歌,因此本文中若不做特殊说明,利川灯歌也指灯调,两者互通。



表 1　 主要受访人信息

序号 姓名(化名) 性别 出生年份 学历 职业 现居地 家乡

1 牟老辈子 男 1955 初中 农民 利川市区 凉雾乡

2 李老师 男 1951 大专 中学退休教师 利川市区 建南镇

3 阿保 男 1965 高中 农民 利川市城郊 利川市城郊

4 牟老师 男 1962 本科 党校退休教师 利川市区 汪营镇

5 钟山 男 1969 初中 农民 利川市城郊 利川市城郊

6 林风 男 1971 高中 利川市文旅局工作人员,演员、歌手 利川市区 谋道镇

7 王忠 男 1973 高中 小型超市业主 利川市区 谋道镇

8 周洋 男 1980 本科 药店、民宿经营者 利川市区 汪营镇

9 阿攀 男 1992 高中 建筑工人 利川市区 利川市城郊

10 文医生 女 1974 中专 医生 利川市区 南坪乡

11 娟子 女 1972 高中 自由职业 利川市区 柏杨坝

12 翠姐 女 1967 初中 农民 利川市区 柏杨坝

13 杨萍 女 1968 高中 粮管所改制退休工人 利川市区 沙溪乡

14 向姐 女 1970 大专 退休医生 利川市区 柏杨坝镇

15 周老师 女 1963 中专 中学退休教师 利川市区 汪营镇

16 田姐 女 1963 大专 退休医生 利川市区 谋道镇

17 林姐 女 1972 高中 民宿经营者 利川市区 利川市城郊

18 田生 男 1968 大专 利川市非遗传承馆工作人员 利川市区 团堡镇

19 胡馆长 男 1977 高中 利川市非遗传承馆馆长 利川市区 忠路镇

　 　

三、灯歌团的传承实践及其群体动力

灯歌团的群体动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个体心理、社会文化、政策环境、人际关系、领导者风格、
社群实践及其目标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和制约社群实践。

(一)社群的维系与发展:文化认同、个体需求和国家主流话语三者共同推动

利川灯歌演唱团的维系与发展来自个体心理的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具体包括对本地文化的

认同、发展个体兴趣的需求和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
灯歌团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文化认同。 利川人热爱唱歌是一种地方传统。 农耕时期,人们喜欢

聚集在一起唱民歌,进行日常娱乐、交流,提高劳动效率。 利川被称为“民歌的海洋” ,世界 25 首优秀

民歌之一《龙船调》即改编自利川灯歌中的民歌《种瓜调》 [23] 。 利川有许多俗语描述当地人爱唱歌的

状态,比如“这边唱,那边和,一唱唱到月亮落,越唱心里越快活” 。 时至今日,在当代城市生活中,不
少利川人仍然把唱歌作为兴趣爱好。

2008 年,利川本地一群热爱唱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将学习唱歌作为日常娱乐,曲目包括流行民

歌、京剧等。 一位成员偶然间唱的一首本地民歌,激发起其他成员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 他们在

这首歌中听到利川的历史和故事,且曲调和歌词是方言性的,生动有趣,独一无二。 成员们认为这类

歌曲非常宝贵。 在文化认同驱动下,有志于传承利川本地民歌的几个人成立一个新的社群———“妹

娃要过河” 。 该名称取自利川灯歌《种瓜调》的一句歌词,体现传承本地民歌的社群定位。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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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川文化名人谭宗派、甘远成的建议下,该社群更名为“利川灯歌演唱团” 。 这一名称借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利川灯歌”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赋予社群实践更多社会价值和政策合法性。 团长牟老

师说:“改名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清晰的定位给团队明确的发展方向,社群活动更加侧重利川灯歌等

原生态民歌的学习和表演,更符合社会主流的文化政策导向。 新的名字使团队得到快速发展。”
(2023 年 10 月 24 日) 。 更名后,灯歌团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成员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社群获得更多

参与当地公共文化活动的机会。
在趣缘社群中,成员通过社群来满足发展个人兴趣的心理需求。 社群能够发展是因为能给成员

和团队提供价值,而价值是社群生命力的体现。[18]3 灯歌团成员需要一个平台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

好,满足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 他们自觉参与社群活动,自发组织,自筹经费,每周进行一至两次集

体活动,主要内容为学唱本地民歌、参加公开的舞台表演。 个体的自我实现有助于心理健康[24]56 ,是
灯歌团成员持续参与社群活动的动力之一。 成员周洋说:“在灯歌团,唱歌能够使我的心情愉快,感
觉心理更健康了。 夸张一点地说,很久不唱歌就会感冒。” (2023 年 6 月 24 日) 。 同时,社群为成员

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舞台,使成员实现表演者的升华。 团长牟老师说:“成员学会这些歌曲后,需要

一个舞台展示的机会。 如果缺乏舞台展示的机会,就会降低成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 (2023 年 6 月

23 日) 。 成员积极学习利川灯歌,参与利川本地公共文化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成员发展个人兴趣

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感受到传承灯歌的意义。
利川本地的政策环境为灯歌团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2004 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 。 2005 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 2018 年,利川市启动武陵山

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工作。 与非遗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地方法规和举

措以“政府话语”的形式出现,形成一种交织着符号话语、经济杠杆和意识形态的公共文化政策生态。
在该政策生态下,本地人曾经的日常文化实践被转换为主流话语中的文化保护,并获得制度性扶持。
通过充分利用政策话语和政府背书,灯歌团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社会资源。

文化认同的影响鲜明地贯穿在社群发展历程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纽带作用;个体需求的影响

在社群发展初期更为明显,参与社群活动能够满足成员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国家话语的影响在社

群发展成熟期更为明显,为社群发展提供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源。 三者存在于不同层次,共同推动灯

歌团的成长。
(二)社群的张力结构:松散而亲密的开放式社群

群体之力的特征更多地取决于其结构的特征,群体结构存在于成员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中。 灯

歌团的社群结构松散而亲密,呈现出独特的结构张力。
共同的兴趣将不同背景的成员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开放式的趣缘社群。 最初,成员们加入灯

歌团的主要原因是:对本地民歌兴趣浓厚,希望加入一个组织进行娱乐消遣、提升唱歌技巧。 同时,
成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歌唱能力,这样才能保证跟得上学习民歌的进度和舞台表演效果。 个体需要

满足“兴趣”和“能力”两个标准,即可获得成员身份。 成员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他们根据自己的时间

和兴趣来选择是否参与某次活动。 依据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成员的类型结构呈现为一个“年轮状”格

局,见图 1。
社群成员以团长为圆心,骨干成员、积极成员、外围成员依次向外延伸;团长具有核心作用,不同

圈层的成员参与度不同,骨干成员、积极成员、外围成员参与度依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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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利川灯歌演唱团成员的类型结构

团长牟老师是灯歌团的领导者,也是核心人物,他主要负责活动组织、演出对接、内外沟通等工

作,主导灯歌团的发展方向。 骨干成员是指那些歌唱能力较强、参与度较高的成员,比如在南坪乡卫

生院工作的文医生、民宿经营者周洋,二人经常协助团长组织活动。 积极成员是指参与活动频率较

为稳定的成员。 他们具有良好的歌唱能力和参与热情,但参与目的不一。 这类成员数量最多,构成

灯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围成员由对灯歌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专业歌手、词曲作者组成,他们会阶

段性地参与灯歌团的活动,比如专业音乐人士姚本树为成员传授民歌知识、教唱改编曲目。 外围成

员给灯歌团带来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为传统文化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团长牟老师表示:“谁喜欢唱歌或者对我们本地的民歌感兴趣都可以来,我们都欢迎! 但是,我

们也不勉强,如果家里有事不能来,都可以理解和体谅。” (2023 年 7 月 26 日)这种开放式的社群结

构能够更好地吸引新成员加入,为灯歌团营造出宽松的团队氛围。 但是,灯歌团没有强制性的规则,
结构松散,使社群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

灯歌团看似松散的社群结构被“人情”紧紧地牵引着。 灯歌团内部拥有来自地缘关系的信任基

础,存在相对紧密的人际交往。 利川是一个县级市,许多成员在加入灯歌团之前就相互熟悉。 比如,
成员周老师的丈夫与团长曾经是同事,她与成员田姐是高中同学;成员田姐和向姐都是当地医院的

医生,相互之间熟识;成员阿攀和成员阿保是多年好友。 这种熟人网络增加了成员间的信任感。
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行为逻辑进一步影响着成员们的互动方式,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使灯歌团

形成较为牢固的人际网络。 成员家中有红白喜事,一些关系好的成员会“随份子” ,轮到自己家有事

时,别人也会进行“偿还” ,成员之间在“施报平衡”中建立起“人情法则” 。 2023 年国庆节期间,成员

王忠的女儿结婚,当天有十几名成员自行前往参加婚礼。 大家会根据人情关系远近来随礼。 人情往

来加强了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情义,让歌缘式的弱关系走向一定程度的强关系,社群归属感和内聚力

也得到提升。
在社群活动中,成员们逐渐培养起友谊和情义。 “给朋友帮个忙” 经常成为成员参与活动的原

因。 2023 年 7 月,十几名成员来到腾韵民宿为游客免费演出,该民宿老板林姐是成员林风的高中同

学。 翠姐说:“我来这里唱歌,是因为林风这人不错,给他帮个忙。” (2023 年 7 月 22 日)成员周洋在

自己经营的避暑民宿举办候鸟联谊会,成员们每年都会义务参与演出。 灯歌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形成

一个无形之网,很多时候,参与社群活动成为一种“人情来往” 。
个人影响力也构成“人情法则”的内容。 在灯歌团成员眼中,团长牟老师与人为善、无私奉献、综

合能力强,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 成员杨萍说:“牟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以前因个人原因

退出了,后来我不忍心拒绝,又继续加入了。” (2024 年 5 月 29 日)成员钟山说:“只要是牟老师召唤,
我基本上都会到。” (2024 年 5 月 29 日)在成员们看来,团长对灯歌团和成员的“付出”成为一种“人

情” 。 成员们通过积极参与社群活动来“还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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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兴趣为纽带的灯歌团在结构上较为松散,但成员之间保持着较为“亲密”的联系。 这种宽松而

亲密的张力结构有利于社群发展。 一方面,社群结构扁平,开放包容,能够吸引多元人才加入,为社

群发展提供活力和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成员卷入人情之网,参与社群活动的动因掺杂着“人情偿

还” ,为社群发展提供较为稳定的内聚力,保证社群结构的动态平衡。
(三)灯歌的传承与创新:学习型社群的共同目标

团队的共同目标是指“团队愿意通过一起努力而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 。[25]15 共同目标的确立表

明社群发展的方向和社群存在的意义,能够使成员在态度和行为上趋于一致,从而为社群发展提供

动力。 此外,共同目标的实现还体现出社群作为平台的价值。
灯歌团是一个学习型社群,提升表演技能是社群的共同目标之一,也是社群不断发展的重要动

力。 牟老师说:“成员们要不断地学习新歌,然后进行公开表演。 如果缺少完成共同目标的机会,那
么大家就会觉得活动没有意思,积极性就不高。” (2023 年 6 月 26 日)在社群发展的不同阶段,灯歌

团主要的共同目标有:获取学习资料、学习唱歌、舞台表演,它们是社群实践的重要动力来源。
在社群发展初期,学习资料的获取是灯歌团首要的共同目标,也是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化传承行

为。 灯歌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获取民歌资源:社群成员到农村采风、社群内部农民歌手口头传授、将
文字记录转换为口头歌唱。 社群成员积极参与歌曲采风,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善于唱歌的老

人,去学习和记录。 一位吕姓成员回凉雾老家学了《草鞋打起我就来》 ;前成员阿涛略懂音律,他搜集

不同版本的《闹五更》 ,并筛选出最好听的版本在灯歌团传唱。 团长牟老师则前往当地有名的农民歌

手家中采风,比如凉雾的牟一胜、柏杨坝的利川灯歌非遗传承人刘林安和聂成。 牟老师具备一定的

音乐素养,能够在现场口头学习中筛选出较为优秀的歌曲,比如《十月小阳春》 《双手搭在妹儿肩》
《干妈问病》等。 灯歌团的学习资源还来自文字记录。 本地音乐人士甘远成帮忙在由湖北省人民出

版社 2008 年出版的《利川市民间歌曲集》中筛选出优秀的歌曲,灯歌团根据曲谱传唱。 搜集学习资

源的方式展现出学习型社群“群体智力”和“人际网络”的优势。
学习唱歌是灯歌团第二个主要的共同目标。 灯歌团有着固定的学习时间,每周五晚上在牟老师

提供的场所学习唱歌,具体内容包括学习新歌、复习老歌以及为新的舞台表演进行排练。 灯歌团学

习的新歌内容丰富,不仅包括大量的本地民歌,还有号子和一些新创作的民歌。 本地民歌主要由灯

歌团的农民歌手牟老辈子和翠姐负责传授,他们会挑选自己认为好听且有价值的歌曲传授给大家。
这些原汁原味的本地民歌是灯歌团学习的主要内容。 通过与外围成员交流,灯歌团也获得学习新歌

的机会。 音乐人士姚本树将经过改编后的民歌传授给成员,比如《说起唱歌我就爱》 《山寨门户为你

开》等,这些歌曲既保留了原生态的味道,又有新意,符合当下审美,已成为灯歌团的固定表演曲目;
团长牟老师偶尔还会邀请一些擅长唱本地民歌的老人来灯歌团教唱。 据不完全统计,灯歌团成员先

后学习 100 多首民歌。 部分曲目,见表 2。

表 2　 利川灯歌演唱团学习的部分曲目

序号 曲目 序号 曲目 序号 曲目

1 拖船号子 7 哭嫁歌 13 双探妹儿

2 石工号子 8 盼红军 14 单探妹儿

3 妹娃把手招 9 这山没得那山高 15 杨四妹儿

4 撼山号子 10 小小幺姑爱坏人 16 凤凰歌

5 双手搭在妹儿肩 11 黑五更 17 梳妆歌

6 掐韭菜 12 睡五更 18 鸦鹊嘴巴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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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灯歌团的努力,来自农耕语境的传统文化正以新的内涵延续文化认同和生活功能。 民歌学

习不仅满足成员自我成长的内在需求,还加强成员对社群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他们认为学习灯歌是

文化传承行为,还能够在亲朋聚会的娱乐活动中表演,从普通人成为一个“歌手” 。 在学习歌曲的过

程中,成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歌曲进行演唱,并对歌词和唱法进行集体创编,每个人都贡献智慧,
使农耕歌曲融入当下的生活语境。

灯歌团第三个主要的共同目标是舞台表演。 对于个人而言,舞台表演能够促进个体的成长。 每

一次舞台表演都是对学习成果的检验,成员们都具有表演者的心态,即为这一次舞台表演和观众负

责。 他们会抽出大量时间参加排练,提升表演能力,保证舞台效果。 在舞台表演中,灯歌团向观众展

示社群实力,传播自身形象,获取社会关注;舞台表演还激发成员的集体荣誉感和对灯歌团的身份认

同,加强了社群内聚力。 舞台表演是灯歌团参与当地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形式主要包括爱心

公益活动、民歌比赛、与歌唱家交流、文旅活动等。 部分舞台表演活动,见表 3。

表 3　 利川灯歌演唱团部分舞台表演

活动日期 活动内容

2016 年 3 月 18 日 走进利川市敬老院演出

2017 年 7 月 2 日 走进中国黄连科技示范村建南镇大道角村演出

2018 年 10 月 1 日 参加重庆市云阳县民歌赛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2 月 参加利川市扶贫慰问演出

2021 年 10 月 14 日 参加《国家记忆·中国民歌湖北卷第二卷》录制

2023 年 1 月 4 日 参加《灵秀湖北·四季村晚》之《龙船水乡》节目录制

2023 年 11 月 12 日 参加 2023 武陵山原生民歌大赛

2024 年 7 月—8 月 参加利川佛宝山景区情景民歌互动表演

2025 年 7 月 16 日 参加利川市鱼木寨村“逛鱼木寨,赶大兴场”活动表演

　 　
舞台表演使成员对文化传承的意义产生更真切的理解和体悟。 2018 年底,灯歌团参与 43 场扶

贫慰问演出。 该活动由利川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和利川市扶贫办联合举办,灯歌团以本地民

歌为主进行内容创作,为利川 43 个村镇的扶贫干部和村民进行表演。 在演出中,地道的本地民歌受

到欢迎,为寂寥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 在村民们的热情反馈中,成员们感受到传承利川

灯歌的意义。 2018 年 10 月 17 日,成员周洋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我们来到利川最偏远的文斗乡碑

梁子村,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说我们节目很好。 从城市到农村,来回 10 个小时奔波,但能得到大家的

肯定,为扶贫做贡献,我们就满足了。”通过扶贫慰问演出,灯歌团获得社会影响,不仅被当地媒体报

道,还得到利川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肯定和奖励,成员们深刻体悟到文化传承的价值升华———个体兴

趣爱好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成员们深化对传承实践意义的认识和体验,创造出社群内部文化,形

成文化传承的社群氛围。 作为一个学习型社群,灯歌团的共同目标不仅是实践性的,还提升成员对

文化传承意义的体悟,两者相互促进。 社群的共同目标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引领个体和社群走

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四、结论与讨论

对于利川灯歌演唱团而言,本地文化认同、个体心理需求和主流话语支持是社群维系和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量。 灯歌团是一个松散而亲密的开放式社群,成员因趣结缘,结构松散,但中国式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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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使成员关系较为亲密。 中国式人情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提供了一

条关系纽带,加强了成员间的信任和情义。 灯歌团是一个学习型社群,搜集学习资源、学习新歌、舞
台表演是社群成员的共同目标。 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成员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

悟,并形成文化传承的内部文化和社群氛围。 成员在社群发展中获得成长,文化传承在社群实践中

获得群体动力,社群为成员和社会带来价值。
利川灯歌演唱团的群体动力场包含不同的“力量”因素。 在理论上,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趣缘

社群的群体动力。 一是社群成员的个人心理和认知层次,即认识和体验到自身和社群实践的意义与

价值。 文化认同、国家主流话语、传统价值观等都为意义建构提供材料,成员赋予自身和社群实践丰

富的意义和价值。 二是社群内部的结构和互动层次,主要体现在社群平台和人际关系上。 趣缘群体

的平台吸引力、松散而亲密的社群关系、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及在社群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归属感都

是群体动力的重要来源。 三是社群实践及共同目标层次,社群能够为成员提供自我实现的平台,社
群实践进入公共文化生活,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共同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为成员和灯歌团的发

展提供重要动力。
意义建构、社群结构和社群目标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灯歌团的群体动力来源。 意

义建构是社群实践的心理和认知基础;社群结构决定社群实践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目标的实践过程

为意义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趣缘社群的文化传承实践中,文化认同贯穿整

个群体动力场。 文化认同具有纽带作用,将个体意义、社群发展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新

时代,应重视趣缘社群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性作用,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其成为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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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Dynamics
 

in
 

Cultural
 

Inheritance: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n
 

Interest-based
 

Group

Chang
 

Liying(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terest-based
 

groups
 

serve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Through
 

a
 

field
 

study
 

of
 

the
 

Lichuan
 

Lantern
 

Song
 

Group,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interest-based
 

groups
 

and
 

their
 

group
 

dynamics
 

mechanisms.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
 

are
 

driven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dividual
 

needs
 

and
 

mainstream
 

discourse. Although
 

the
 

Lantern
 

Song
 

Group
 

has
 

a
 

loosely-knit
 

structure,its
 

members
 

maintain
 

close
 

relationships,with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the
 

leader􀆳s
 

personal
 

charisma
 

constituting
 

two
 

key
 

cohesive
 

forces
 

within
 

the
 

group. Driven
 

by
 

the
 

group􀆳s
 

common
 

goals,the
 

members
 

collect,learn
 

and
 

perform
 

local
 

folk
 

songs
 

of
 

Lichuan,spreading
 

and
 

innovating
 

them
 

through
 

collective
 

composition
 

to
 

promote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hese
 

folk
 

songs. The
 

group
 

dynamics
 

of
 

interest-based
 

groups
 

mainly
 

exist
 

at
 

three
 

interconnected
 

levels:meaning
 

making
 

at
 

the
 

individual
 

cognitive
 

level;group
 

structure
 

shaped
 

by
 

member
 

interactions,group
 

practices
 

and
 

goals
 

that
 

re-
flect

 

platform
 

valu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group
 

members
 

permeates
 

the
 

field
 

of
 

group
 

dynamics,closely
 

linking
 

individual
 

meaning,group
 

development
 

and
 

social
 

value.
Key

 

words:interest-based
 

group;cultural
 

inheritance;group
 

dynamics;meaning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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